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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路的距离
陈之杂

那年我去一家公司应聘。 公司正在招聘两个岗
位，一个是经理助理，另一个则是普通业务员。

像我这样从一流大学毕业的学生，目标自然是
第一个岗位，这是最起码的，否则哪能对得起我这
文凭？ 结果又是排队又是面试，过五关斩六将，不料
到了最后环节，原本自信满满的我却在残酷的竞争
中出局了。

走出公司的时候， 我经过普通业务员的应聘
室，里面空空如也。 走出大门，已快到下班高峰期，
应聘失败的我准备用打车回家来慰藉下自己，碰巧
这时有辆出租车从一个小巷里驶出来， 忙伸手拦
下，上车后我告诉司机要去沂源新村，司机没有马
上开车，扭头问我：“你想走最短的路还是走最快的
路？ ”“最短的路难道不是最快的路？ ”我奇怪地问。
“当然不是！ 现在是车流高蜂，最短的路也是最拥挤
的路，如果遇上堵车，可能会耗上一两小时，所以我
建议绕道走远路，从体育场路过去，虽然远，但却能
快点到！ ”“那就绕一下路！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司机一踩油门往前驶去。 街道两边的树木和店
铺飞速往我的脑后奔去，但我的心思却因司机的话
联想开了。 很显然，经理助理这个岗位就是一条“直
路”，是应聘者们的直接目标，也正因此，才有很多
人挤到这条路上来， 形成了激烈而残酷的竞争，我
也是一心盯着这条直路的人，结果却失败了！ 如果
是这样子，那么普通业务员对我来说无疑就是一条
弯路，但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从低层做起，积累更
多的经验， 可能对自己将来的工作反而更有好处！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能绕个道，选择这条弯路呢？

想到这里，我马上叫司机掉头重新回到那家公
司，走进了那个无人问津的普通业务员应聘室……
10 分钟后， 我被告知从明天开始就可以正式上班
了！ 就这样，我成了这家公司的一个普通业务员，经
过一年的磨炼后，我被提拔为组长；第二年，我又被
破格提拔为主任……五年后的今天，我凭借着优秀
的工作表现，成为了销售部的经理！

假设当初没有选择应聘普通业务员这条弯路，
当然或许我会在别处另有发展，但我相信我一定不
会在这家公司里面出现，更不会成为这家公司有史
以来最年轻的销售部经理。

诺言的价值
美 兰

杰弗逊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因为很小的时候
就认识了，所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来往。 他常常为
杰弗逊推荐一些书，或者为杰弗逊做一些杰弗逊要
他做的事，呼来唤去的，从来没有怨言。杰弗逊在他
面前很随便，他说杰弗逊穿着大人的衣服，其实是
个小孩。

有一年他搬了家，新年的时候他邀杰弗逊到他
家看一看。 杰弗逊答应了，可新年那天轮到杰弗逊
在学校里值班， 上午杰弗逊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
听说杰弗逊值班，就问杰弗逊还能不能去，杰弗逊
说下午过去。

下午杰弗逊要离开学校的时候，有一同事来到
学校，他见杰弗逊要走，就说：“您和我打一会儿网
球吧！ ”杰弗逊说还有事，他说就玩一会儿，经他一
说，杰弗逊有些手痒起来，就和他玩了起来。这一玩
把时间给忘了，等杰弗逊从学校里出来，天都快黑
了，他只好回家了。

后来杰弗逊总想找个机会对朋友解释一下，可
不知怎么搞的，一拖就是很长时间。 时间越长就越
不想再提这件事了。 心想反正也不是外人，何必那
么多礼节呢，后来竟渐渐忘了。

杰弗逊再次想起朋友的时候， 是有事要求于
他。电话里他对杰弗逊很冷淡，杰弗逊问他怎么了，
他说：“问你自己。 ”

杰弗逊试探着提起新年里的那件事，他说：“你
已经无可救药了，有那样轻率待人的吗？ ”他很生
气，说那一天他和妻子推掉了所有的安排，只是为
了杰弗逊的到来，从早晨到晚上竖着耳朵听每一阵
上楼的声音，可最终杰弗逊还是没有来，之后连一
个电话都没有。

他说得杰弗逊脸上一阵阵发热，杰弗逊解释说
他从来没有把他当过外人，因为杰弗逊以为他们距
离很近，就在这件事上随便了。 朋友说杰弗逊是一
个言而无信的人。为了让杰弗逊知道诺言这个很平
常的词，他决定不再理杰弗逊。

因为失去了这个朋友，杰弗逊记住了什么是诺言。

父爱如山
彦 君

我跟父亲的隔膜由来已久， 他就像一块冰冷的
石头，让人没有接近的热情。 他的脾气很大，记得小
时候我打翻一个碟子， 碎渣溅了一地， 父亲二话没
说，抡起做饭烧火用的藤条，对着我就是一顿打。 瞬
间，一条条鲜红的杠杠，在我稚嫩的皮肤上出现。 我
强忍着泪水，不让它流出眼眶，心中只有怨恨。 父亲
打累了，才到一边休息。这时，母亲缓缓走过来，我顿
时扑在她怀里嚎啕大哭，而父亲只是坐在一边，嘴里
吐出缕缕烟圈。

多次遭受皮肉之苦， 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父亲
亲生的。时光悄悄流逝，父亲的坏脾气并没有收敛的
趋势。那次，他坐在床边，闷声不响地抽着烟，嘴里不
时吐出一缕缕烟丝，那烟丝竟比头上的花发还要密。
“你就一天到晚不让我省心，真是活腻了……”父亲
咬牙切齿地说。母亲眨巴着她那满是斑点的眼睛，默
不作声，眼泪悄悄地淌。

母亲年纪大了，时常想着在外的儿，隔三岔五催
我回家。我开车回到家门口时，老枣树似乎在向我点
头挥手。用餐的时候，我帮父亲添饭，他虽尴尬，对我
却没有像以前那么冷淡。 他仍旧抽着烟吐着他的烟
圈，我也不再阻挠，跟他碰了一碗酒，偷偷地打量着
他……几年不见父亲，我竟不像过去那样厌烦他。在
外打拼多年的我，突然明白一个男人养家的艰辛。生
活的压力，让父亲不得不收起儿女情长，我彻底读懂
了父亲。

父亲是个泥瓦匠，靠出卖体力为生。 小时候，一
个工友急匆匆地背着父亲回家， 我看到他的腿打着
石膏，脸上是灰蒙蒙的泥土。父亲施工的时候从支架
上摔下来，大腿粉碎性骨折。 那时的我还小，看着父
亲痛苦地抽搐，竟一丝不为所动。

真不知道那些酸涩的年月里， 他是怎样熬过来
的;面对家人的不理解，他又是怎样挺过来的。 人非
草木，孰能无情？ 只是，父亲的爱，太过于深沉，太过
于隐晦，让我理解得太晚。

我亲爱的老父亲，这么多年来，你用自己的肩膀
挑起了一家人的希望，就像门前那棵老树，在一股股
狂风中默然伫立。 他手中的香烟，就像一个老朋友，
在没有月亮和繁星的夜里， 静静地聆听着一个老人
的生平点滴。

而今，眺望窗外，老树依依，年华匆匆，我拿起一
支烟，学着当年父亲的模样，吐出一圈又一圈烟丝。
年华似流水，老树发新芽，我抚摸着岁月的年轮，似
乎领悟到了人生的精髓。


